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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 报

在曲阜颜庙中院东碑亭里，一块高4米的巨碑
静静矗立。碑首雕刻着腾跃的巨龙，中间篆书“大
明敕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十二字，碑身下承长
2.68米的龟趺座。这便是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
1441年）十一月所立的敕赐复圣公新庙碑，六百余
字的碑文不仅记录着颜庙的重修往事，更镌刻着明
代皇权与儒家文化交织的深层密码。

全碑通高4米，其中雕龙碑头占0.6米，碑身宽
1.26米、厚0.39米，下方龟趺高0.8米、宽1.24米、长
2.68米，碑边装饰着古朴的花边。碑文共十八行，
每行三十八字，历经近六百年风雨，虽部分字迹因
风化略显模糊，但整体仍保持着皇家碑刻特有的威
严气象——这样的规制并非偶然，龟趺碑在明代是
皇家敕建碑刻的标准形制，龙纹碑首更是等级的象
征——只有经皇帝特许，祭祀圣贤的庙宇才能使用
此类装饰。

碑刻所处的颜庙，本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回的专
祠。颜回作为“孔门十哲”之首，以“安贫乐道”著
称，被尊为“复圣”。明代前期，随着朝廷对儒学的
推崇，颜庙的地位不断提升。永乐年间，明成祖已
重修孔庙，而颜庙的大规模修缮则延至正统年间。
碑文明确记载，“朕嗣统之七年，爰新颜庙”，即颜庙
在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完成重修，而此碑作为

“文书石”，正是为纪念这一工程而立。
敕赐复圣公新庙碑的六百余字碑文，堪称一篇

浓缩的“圣贤论”，开篇即点出核心：“朕惟圣贤之
生，皆天以为世道生民计，非偶然也。”此句将圣贤
的诞生上升到“天以为世道生民计”的高度，奠定了

“天人合一”的基调。
碑文的叙事逻辑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先立孔

子之“根”，再显颜回之“脉”，最终完成儒学传承体
系的闭环。首先，它确立了孔子的核心地位。“孔子
之道，原于天而承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强
调孔子虽“不得位”，却通过“推明斯道，立教垂世”
维系了世道人心，甚至直言“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
人几何其不沦于夷狄禽兽”。这种对孔子的极致推
崇，实则是明代“崇儒重道”国策的体现——自洪武
年间起，朝廷便将儒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永乐帝
更命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使孔子之道成
为治国根本。

在确立孔子地位后，碑文笔锋转向颜回：“三千
之徒，孔子独称颜子好学，独告以帝王为治之大
法。”这里的“独称”二字，巧妙凸显了颜回在孔门弟
子中的特殊地位。碑文进一步将颜回与古代贤臣
对比：“使孔子居尧舜之位，则颜子稷、契之伦也。”
稷、契是尧舜时期的贤臣，以辅佐帝王成就盛世著

称，这一比喻既肯定了颜回的政治才能，也暗示了
他“王佐之材”的属性。

碑文最精妙的内容是对颜回精神的提炼：“圣
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
穷者，颜子也。”这里的“发圣人之蕴”，点出了颜回
的独特贡献——他不仅传承了孔子之道，更通过自
身实践将其具体化、可操作化。碑文以“孔子其太
和元气，颜子其四时之春”作比，形象说明孔子之道
如天地正气，而颜回如春天般让这份正气得以生
长、传播，使“礼乐之授，王佐之期”有了实践路径。

结尾的诗句“作范立教，永淑来世。弼祐皇明，
千万亿岁”，则将圣贤祭祀与王朝命运直接关联。
在明代皇帝眼中，尊崇颜回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

“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通过树立颜回这一“道
德标杆”，引导臣民修身向善，最终实现“弼祐皇明”
的统治目标。

六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敕赐复圣公
新庙碑前，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它
所记录的，不仅是一座庙宇的重修史，更是一个王
朝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碑
刻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角色从未改变。以敕赐复
圣公新庙碑为代表的碑林，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文
字拼图”，让我们得以在官修史书之外，触摸到历史
的另一重面相——那里有帝王的治国考量，有士人
的精神追求，也有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透
过碑身上刻写的文字，人们仿佛能听见正统六年那
个冬日，立碑工匠敲打錾子的声响。正是这一锤一
凿的坚持，让圣贤的光影得以穿越时空，在当代依
然照亮着我们对文化根脉的追寻。而这，或许就是
古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张子敬的父亲张学田看着家里人来人往像赶大集
一样，不仅不厌烦，还很高兴，他逢人就说：“我张老汉
最赞成抗日！现在咱张寨就是抗日英雄大聚会！过去
程咬金大会瓦岗寨，宋公明聚义梁山泊，是为了除贪
官、铲污吏、杀富济贫。现在张寨英雄大聚会，是为了
反对日军侵略，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都是一个理
儿。日军来侵略我们干什么？！要知道中国人也不是
好惹的，一人一口吐沫，就把他们淹死了！”

张子敬找寨主朱德三商量，要在他家的大院里立
大伙房，寨主不答应，说万一共产党在这里惹出是非，
他担不了责任。张老汉就帮儿子出了一个主意，说寨
主有两条“小辫子”，一个是窝藏土匪坐地分赃，一个是
吸大烟走私，都是犯法的行当，你别出面，一个村里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可以让外地来的队员去找他商量，不
答应就去县里告他！寨主果然顺顺当当地答应了。

外地来的干部、学生都分到各家各户住宿吃饭。
上千人在张寨活动，吃喝就成了大问题。辛羊乡的著
名乡贤朱鸿铎先生闻讯后“雪中送炭”，亲自带人将几
千斤高粱、谷子送到张寨。另一位在辛羊庙开酒厂的
大富商朱筱舫非常支持张寨抗日自卫团的工作，积极
为自卫团筹粮筹款，还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献计献策。张寨村开明士绅张建寅先生，不仅承担了
一部分人员的吃饭问题，而且将三个儿子交给了共产
党，支持儿子参加革命。

单县中学的学生党员魏钦公等许多青年学生从县
城出来，投奔张寨。当初在单县中学读书时，魏钦公和
同学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的杂志，名字叫《吼声》，魏钦
公十分聪明，被同学们称作“机灵鬼”，他很快跟着老师
学会了刻钢板，还会刻插图，也被师生们戏称“钢板大
王”。为了鼓舞士气，张子敬从小学借来了油印机、钢
板、油墨，魏钦公刻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义
勇军进行曲》，发给大家，鼓舞士气。

1938年5月上旬，日军逼近徐州，附近中小城市
相继沦陷，县委从各大村庄的抗日自卫团中抽调80余

人，在张寨整编为一个脱产的抗日武装联队。
联队组织学唱抗日革命歌曲，除了《义勇军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他们还编了一首《千万不能打呼噜》，很
接地气，最受联队队员喜爱。不仅队员们爱唱，连村里
的孩子们也爱唱，一边学着打呼噜的样子，一边唱：

“日本鬼子打进东三省哟，
我们还在打呼噜（即不觉醒），
日本鬼子打进山海关哟，
人们还在打呼噜，哎哟！
日本鬼子打到卢沟桥哟，
我们才睡醒，
同胞们，醒来吧，
鬼子打进了济南府，
兄弟们，醒来吧，
鬼子打到了家门口。
我们不做亡国奴，
敢与鬼子刀见红，
同胞们，扛起枪，拿起刀，对准鬼子头，
同胞们，千万不能打呼噜……”

这时候，国民党也在单县拉队伍。单县孙溜乡秦
庄的刘耀庭最初在西北军跟着韩复榘当兵。1930年
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刘耀庭被任命为特别侦探
队长兼湖西局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第一路军
游击司令兼惠民专员。1938年1月，放弃山东逃跑的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了，刘耀庭则投
靠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被委任为第五战
区第七游击司令。刘耀庭在单县成立司令部，驻在侯
楼乡许河村的蔡家大院里，树起“七路军”的旗号，搜罗
武装力量，开始和共产党抢夺地盘。他派外号“刘瞎
子”的团长刘则龄几次三番派人来找张子敬，对张子敬
封官许愿，要求将张寨的游击队纳入国民党“七路军”。

（未完待续）

近日，著名诗人、散文家鲁北
先生散文集《县，或村》由山东省
散文学会融媒体中心策划，百花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县，或村》是一部充满乡土
情怀的散文集，收录了“父母在
上”“我是一只1963年的兔子”“后
墩的墩”等多篇感人至深的作
品。作者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和严
谨合理的结构，深情记录了作者
对父母的感恩之情，细腻地抒写
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并热情讴歌
了家乡在时代变迁中的巨大变
化。作品以真实的情感和深刻的
主题，给读者带来了心灵的震撼
与共鸣。它不仅仅是一部散文
集，更是一幅生动的乡村画卷，一
段深情的时代记忆，让人们在阅
读中感受到乡土的温度与力量。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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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堂

曲阜碑刻（七十一）

明正统六年
敕赐复圣公新庙碑

张镔毅

鲁北散文集

《县，或村》出版


